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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经 53 年的发展,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从 DSDP(Deep-sea Drilling Program)到 IODP(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在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并得到世界

各国的认可。长期以来, 通过参与并成为该计划的正式成员国, 我国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合

作等各方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逐步成为国际大洋钻探领域的重要一员。随着新一轮钻探计划到期,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不景气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面临经费支持不足、钻探平台到期、

新计划运行意见不统一等系列问题, 而这对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是一个重要的机

遇。为此, 建议我国应该进一步理顺大洋钻探运行机制, 组建及实施新的运行管理机构及模式, 加大科

技、人才、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充分调动国内外科学家以及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 推动我国

引领的国际大洋钻探事业发展, 为全球海洋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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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作为二十世纪以来地球科学

领域规模 大、参与国家/地区 多、历时 悠久的国

际合作研究计划之一, 不仅在地球科学基础研究、大

洋钻探与探测技术理论、海洋高技术装备研发等领域

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在其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

成了凝聚全球各国科学家共同参与的协同机制、高效

顺畅的决策和运行机制以及完善的经费保障体制, 为

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组织实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尤其

是进入二十一世纪, 新的大洋钻探计划——国际大洋

发现计划(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IODP)依托

美国“决心号”(JOIDES Resolution)钻探船、日本“地

球号”钻探船和欧洲“特定任务平台”三大钻探平

台, 形成了一套科学、有序、高效、可持续的管理和

运行体系。通过大洋钻探探索地球深部成为当今世

界了解地球深部结构及其物质组成的重要研究手段。

2020 年, IODP 提出了未来 30 年大洋钻探的远景目标

和科学方向[5]。深入研究 IODP 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 

对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大洋钻探和发展自主、引领的

国际大洋钻探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鉴于现有的

大洋钻探计划将于 2023 年到期, 而 2024 年之后将迎

来新的一轮大洋钻探执行周期, 为了更好地参与和引

领全球大洋钻探事业, 本文对大洋钻探计划的管理机

制和模式以及发展现状和形势进行了分析, 并结合我

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建议和思考。 

1  IODP 发展及运行模式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自 1968 年开始实施, 经历了深

海钻探计划(DSDP, 1968—1983 年)、大洋钻探计划

(ODP, 1985—2003 年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 (IODP, 

2003—2013 年)、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 2013—  

2023 年)四大阶段[1-2]。现阶段的 IODP 依托美国“决心

号”钻探船、日本“地球号”钻探船和欧洲“特定任

务平台”开展大洋钻探工作, 在统一框架下分别组建平

台管理委员会进行独立管理, 寻找各自的财政支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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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新一轮大洋钻探计划(“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对原有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改革后的管理支撑、研

究决策、平台管理、业务执行部门分开设立并独立运行, 

构建了一套严格的组织及运行体系, 充分调动了各海洋

机构的研究力量和积极性,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5]。 

1.1  管理机制 

新的管理与组织机构主要由 IODP 论坛、科学支

持办公室(Science Support Office, SSO)、平台管理委员

会(Facility Board, FB)、科学评估委员会(Science Eva-

luation Panel, SEP)和环保与安全评估委员会(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Panel, EPSP)组成[6]。 

1.1.1  IODP 论坛 

IODP 论坛是国际大洋发现计划的科学设想交

流讨论平台, 负责筹划和制定科学计划, 评估 IODP

执行情况, 指导科学计划实施(图 1)。论坛每年召开一

次会议, 由科学家、资助机构、执行机构和科学管理

机构代表参加, 同时, 其他大科学计划(如国际大陆

钻探计划,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Scientific Drilling 

Program, ICDP)也可派出代表作为联络员参加[7-8]。 

1.1.2  科学支撑办公室(SSO) 

IODP 科学支撑办公室[9]设在美国斯克里普斯海

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SIO), 

根据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

dation, NSF)签署的协议提供服务, 年度预算约 80 万

美元。主要工作有四项: 1) 为平台管理委员会及其顾

问小组提供后勤支持; 2) 监督建议书提交和审查过

程; 3) 管理建议书和现场调查数据库; 4) 管理和维

护 IODP 门户网站。 

1.1.3  平台管理委员会(FB) 

平台管理委员会[10]是各钻探平台的最高决策机

构 , 负责钻探平台科学运行的管理和监督 , 对评估

委员会提交的任务书进行审核和最终的实施, 并向

各自的资助机构负责。例如, 美国“决心号”平台管

理委员会(JOIDES Resolution Facility Board, JRFB)

负责制定“决心号”钻探航次计划, 每年召开一次会

议。平台管理委员会分别由资助机构代表、国际学

术界顶尖科学家、执行机构代表组成。“决心号”平

台委员会联络处设在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 

1.1.4  科学评估委员会(SEP) 

科学评估委员会是一个咨询机构, 由 IODP 成员

国的代表组成。负责所有建议书的审查、评估, 通过评

审的建议书移交各平台管理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包括：

“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地球号”IODP 委员会

和欧洲海洋研究钻探联合会(European Consortium for 

Ocean Research Drilling, ECORD)。委员会的规模由科

学需求决定, 其组成比例与各国的贡献有关。 

1.1.5  环保与安全评估委员会(EPSP) 

环保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负责为每个计划书的钻

探站位和备选站位提供独立的安全评估意见, 并制

定提高安全性、减少环境影响的方案; EPSP 主要从

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对 IODP 计划开展的考察活

动进行逐站审查。EPSP 的工作由其小组主席组织, 

与平台科学运营商和管理委员会密切合作。 

 

图 1  IODP 组织结构 

Fig. 1  IODP organization structure 
 



 

 Marine Sciences / Vol. 46, No. 2 / 2022 129 

1.2  运行机制 

各国科学家根据科学计划撰写科学任务书后 , 

经过科学评估委员会评审, 由平台管理委员会执行。

各成员国通过缴纳会费的方式, 选择加入 1 个或多

个平台来参与 IODP, 成果公开发布。 

1.2.1  评审机制 

科学支撑办公室每年向全球的科学家征集项目

任务书, 航次建议书由科学评估委员会根据其科学

意义、技术可行性、钻探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及其与

IODP 研究主题的联系进行评估[11]。如通过评审, SEP

通知建议书提交者将预提案发展为完整提案, 并转交

给 IODP 各平台管理委员会, 进行 终评审, 通过后

将进行排期。截至 2021 年 6 月, 共有 99 个航次建议

待评审或正在等待航次安排, 其中 48 个处于 SEP 评

审阶段, 主要集中于气候和海洋科学、地球系统交互

作用和生物圈研究。这些航次建议中有 36 个由美国

科学家主导, 40 个由 ECORD 科学家主导, 只有 2 个

由中国科学家主导。74 个航次建议书计划使用美国

“决心号”, 10 个计划使用日本“地球号”, 9 个计

划使用欧洲“特定任务平台”, 其他 5 个未指定单

一平台。 

1.2.2  经费保障 

美国“决心号”和日本“地球号”经费大部分

来源于美国和日本提供的经费, 其他经费来源于会

员费、商业钻探、付费航次等, 欧洲“特定任务平

台”是根据钻探任务租赁钻探平台, 每年所需固定

经费较少, 主要来自于各国的会费。美国“决心号”

每年运行费用约 6 000 万美元, 可运行 8 个月, 是

IODP 的主力钻探平台。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政府

拨款、基金会资助、项目费用和会员费, 以及商业

活动盈利, 其中美国科学基金会资助 4 500 万美元, 

欧洲和中国会费分别为 700 万美元和 300 万美元, 

印度、巴西、韩国各 100 万美元, 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共 150 万美元。美国作为平台提供者 , 担负了约

70%的运行经费 , 其余主要依赖会员缴纳会费作

为补充。日本“地球号”每年运行费用约 8 000 万

美元 , 主要来源于国家深海钻探专项和商业钻探

合同 , 几乎没有其他国家的会费收入。欧洲“特定

任务平台”每年运行费用约 800 万美元 , 2 年执行

一个航次 [12]。  

1.2.3  成果服务 

IODP 成果采取有限共享的方式, 每个航次的研

究成果会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 供社会各界查阅。按

照获取区域将航次获取的岩心分别放置于美国德州

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德国不莱梅大学

(Universität Bremen)和日本高知岩心中心(Kochi Core 

Center)的岩心库中。航次结束以后, 先就船上成果出

版“初步报告”, 后就室内分析取得的进一步研究成

果汇编出版“科学成果”。另外, 该计划还通过开放

平台、科普教育、培养研究生等方式积极鼓励社会

参与, 并不定期组织参观调查船、实验室等, 提高公

众对该计划的认识。 

1.3  数据共享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深海钻探计划建立了数

据库管理系统, 对所获岩芯的各项测试结果以及每

个站位的钻井数据进行统一、规范的记录和存储。

获取的数据按照类型分集, 被保存在平台的数据库

中。特定学科的数据, 如古生物学、地球化学、岩

石学数据等 , 具有较强的研究和再利用价值 , 被各

个专业科学数据库整理、归纳和存储。每当航次结

束后 , 获取的样品及数据会进入约一年的保护期 , 

期间仅船上科学家团队成员可以对样品和数据申

请访问。随后 , 样品数据将会对社会开放 , 供全球

的科学家查询和应用 , 共享大洋钻探成果。其中 , 

现场调查数据库(site survey data bank, SSDB)由科

学支持办公室(SSO)维护, 是一个用于支持 IODP 提

案、考察和相关活动的数字站点调查数据库。其中

许多文件在数据权益方保密期过后是免费提供的 , 

但是要求专利权的维护。数据库还包括为支持

IODP、ODP 和 DSDP 的建议书和考察而提交的模

拟站点调查数据, 以及一些 ODP 时期的旧提案和

站点调查数。 

2  大洋钻探计划管理模式 

2.1  汇聚全球顶尖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研

究力量 , 推动了地球科学和深海钻探

技术的发展 

大洋钻探计划是世界上 成功的国际大科学计

划之一 , 汇聚全世界地球科学精英力量 , 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科学进展以及工程技术创新突破。在板块

构造学说提出伊始, 大洋钻探工作为验证海底扩张

和板块构造假说提供了调查研究支撑, 是地球科学

研究领域 重要的成果之一[13]。同时在全球气候变

化、海洋-气候相互作用、深远海极端环境生态、深

部生物圈演化、天然气水合物、多金属硫化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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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这些科学进展推动

了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识, 极大地促进了一系列学

科的发展[14]。正是这些科学进展也推动越来越多的

国家参与进来, 形成合力共同攻关地球科学前沿问

题。在工程技术领域, 大洋钻探计划使用的平台均代

表同时期海上钻探平台的 高技术水准, 不断创造

深海钻探新的世界纪录。一大批深海钻探技术也率

先由大洋钻探计划研发或投入使用, 包括动力定位、

钻孔重返、深海测井等技术, 这些技术的研发、验证、

使用极大地促进了深海钻探技术的发展, 为海底资

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撑。 

2.2  探索形成了“科学咨询-任务决策-平台

管理-设施运行”分头运行的管理机制, 
充分调动了全球科学家及相关研究机

构的积极性 

根据新的管理机制, 在 IODP 支撑办公室组织与

协调下, 运行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由不同的机构负责

管理, 各机构为推动工作的高效运行, 充分调动相关

科学家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汇集了全球海洋科学领

域顶尖的科学家参与, 大大提高了研究成果质量。其

中, 科学评估委员会由来自美国、日本、欧盟、韩国、

中国的科学家组成。“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由资

助机构代表、国际学术界顶尖科学家、执行机构代表

组成, 主席由美国科学家担任, 共有委员 13 人。另外, 

环保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共 15 人, 主要由来自资助国

家的科学家和代表组成。在严格的评审过程中, 可以

将代表全球海洋相关领域前沿方向、形成创新性成果

的任务书遴选出来, 不断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 进而

进一步吸引全球科学家参与, 形成良性循环。 

2.3  科学研究与船舶运行分开, 组建专门

的公司负责船舶的运行管理 

船舶管理中心负责航次的运行工作 , 派遣管理

和技术人员管理航次实施; 委托运行公司则负责具

体的管理、维护、钻探等工作。美国“决心号”钻

探船属于私营公司 ODL, 该公司与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签署了长期合同 , 负责大洋钻探的具体施工 , 

提供钻探船及海上运行和钻井等服务。“决心号”科

学执行办公室(JOIDES Resolution Science Operator, 

JRSO)派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 负责航次执行相

关的管理和船上实验室技术服务等。日本“地球号”

同样也建立了类似的管理运行模式, 日本的 IODP 推

进由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Japan Agency for Ma-

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主导, 

JAMSTEC 下设的 MarE3(过去为 Center for Deep 

Earth Exploration, CDEX)负责“地球号”船舶的运行

和管理, 但原 CDEX 仅有 13 名员工, “地球号”具

体的运营和作业工作委托日本 MQJ 公司负责。该公

司由日本海洋钻探公司(持股 60%)和日本邮船公司

(持股 40%)合资成立, 共有员工 115人, 下设海务部、

技术部、材料部、环境安全部等业务部门, 公司唯一

业务即是负责“地球号”日常运营和维护。 

2.4  依托钻探船、实验室、样品库等载体

开展教育和科普工作, 扩大深海钻探

的社会影响力 

教育和科普也是大洋钻探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计划实施初期就积极参与相关机构的教学工作, 在

大洋钻探期间(Ocean Drilling Program, ODP), 发起了

针对幼儿园学生、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社区教育活动, 

在综合大洋钻探期间(IODP)广泛开展了更多有组织

的针对幼儿、中小学生、大学生及科普工作者的教育

项目。同时, 船在码头停靠后, 组织工程师、记者、

社会公众等上船参观, 普及科学知识。另外还通过开

放实验室、岩心库、共享数据库等方式进行科普教育

活动, 增强公众对地球系统和生命科学的认识。 

3  大洋钻探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新形势 

3.1  美国主导发布《IODP2050 科学框架》, 
引领全球大洋钻探的科学进程 

随着国际大洋发现计划(IODP)将于 2023 年到期, 

早在 2019 年 8 月, 美国主导各成员国的 19 位科学家

组成 6个国际工作小组, 组织编写 2023年后大洋钻探

的科学计划。在 2019 年 9 月召开的 IODP 论坛会议上, 

各国一致同意制定一个面向 2050 年的大洋钻探科学

框架, 勾画未来 30 年大洋钻探的科学愿景和拟解决

的科学问题。2020 年 10 月, 面向 2050 年大洋钻探科

学框架《大洋钻探: 探索地球》正式向科学界发布, 提

出鼓励创新和新发现的 7 大战略目标、5 大旗舰计划

和 4 项能力建设举措, 以促进我们对地球系统的认

知。尽管美国“决心号”大洋钻探船将于 2023 年退

役, 但美国科学基金会(NSF)多次表示继续支持大洋

钻探大科学计划, 以保持在全球大洋钻探领域的领导

地位。尽管美国建造新一艘大洋钻探船的计划尚无定

论, 但是其引领全球大洋钻探科学进程和主导大洋钻

探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目标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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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球大洋钻探将进入新阶段 , 围绕主

导权的竞争和博弈日趋激烈 

根据上一轮 IODP 计划安排, 2024 年将开启新

一阶段的大洋钻探。大洋钻探的主力钻探平台美国

“决心号”也将于 2023 年达到服役年限, 但美国谋

求保持在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中的领导地位的决心

未变, 始终把保持其在世界大洋钻探中的领导权作

为保持其全球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抓手。在 2021 年

美国“决心号”平台管理委员会年会上, 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的代表明确表示, 在面向 2050 年科学

框架下美国将继续领导国际大洋钻探计划, 并提出

将建造新的大洋钻探船 , 接替未来几年将退役的

“决心号”。但美国面临经费困难的影响, 对于是否

建造新的大洋钻探船仍没有确切的说法。日本作为

大洋钻探计划中主要平台的提供者,“地球号”执行

的大部分 IODP 航次也都在日本周边海域, 登船科

学家也以日本科学家为主 , 重点关注地震发生机

制。另外日本通过与其他 IODP 平台建立的人员交

换机制, 确保日本科学家在其他平台也能参与大洋

钻探。欧洲大洋钻探研究联盟(ECORD)立足于欧洲

国家合作, 根据任务需求灵活租用不同的平台实施

大洋钻探, 每年维持 1~2 个航次, 同时积极参与其

他平台的航次。目前正值大洋钻探新旧计划交替时

期, 特别是美国“决心号”考察船即将于 2023 年退

役, 这为我国深度参与并引领国际大洋钻探计划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 

3.3  中国在大洋钻探领域进步明显, 确立

了中国在南海深海科学研究中的国际

主导权 

中国于 1998 年加入 ODP, 目前已拥有正式会员

资格, 年付会费 300 万美元。截止 2021 年 10 月, 共

有 40 余家大学和研究所的 140 余人次参加了 ODP/ 

IODP 航次, 培养了大洋钻探研究专业人才, 大幅提

高了中国科学家在大洋钻探领域的研究能力, 提升

了中国在大洋钻探中的国际地位。尤其在南海海域, 

设计并领导了 4 次南海大洋钻探航次, 在气候演变

和海盆形成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 并通过 CPP

机制组织了 IODP367、368 航次, 赢得了在南海深海

科学研究的主导权, 使南海成为全球深海研究程度

高的边缘海, 确立了中国在南海深海科学研究中

的国际主导权[15]。 

3.4  中国国内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参与度仍

需要进一步提高, 相关体制机制有待

完善 

一方面, 截至 2021 年 6 月, 共有 99 份航次建议

书在评审阶段。其中, 欧洲 40 份, 美国 37 份, 日本

11 份, 澳新联盟 6 份, 中国、韩国各 2 份, 巴西 1 份; 

从任务书数量来看, 中国撰写建议书的科学家人数

还不到全球总数的 2%, 与中国缴纳的会费和科研投

入不成比例, 通过参加 IODP 工作促进我国海洋科学

大幅提升的愿景仍待实现[17]。从管理机制来看, 仍存

在管理体制机制僵化、研究机构和社会参与程度低

以及科学家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的现象。另一方面, 

中国 IODP 的组织体系主要由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

组、中国 IODP 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 IODP 办公

室构成。其中, 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主要负责

编制中国参加 IODP 的战略及科学规划, 研究解决

执行过程中的其他重要事项。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

为中国参与 IODP 提供决策咨询, 研究提出中国参

与 IODP 的科学目标与规划, 审议中国科学钻探航

次建议书 , 负责推荐中国代表和科学家参加 IODP

航次, 组织 IODP 学术交流和科普宣传。办公室主

要承担 IODP 组织机构的联络和协调 , 承担中国

IODP 工作协调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支撑服务

工作, 组织参加 IODP 航次的科学家征集工作, 组

织中国科学家参加 IODP 科学咨询机构和其他学术

组织, 承担中国参与 IODP 的文献、资料、信息传

递交换等。可见, 中国现有的 IODP 组织体系, 与美

国、日本和欧洲的组织管理体系不同。目前, 中国

正在建造新一代天然气水合物钻采船(大洋钻探船), 

并计划于 2023 年完成建造。中国新的大洋钻探船

服役后, 现有管理体制能否满足我国大洋钻探科考

的高效运行及科研需求, 中国大洋钻探船如何成为

国际 IODP 的新平台并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现有体

制能否对接国际 IODP 的管理运行机制, 以上问题

均亟待研究解决。 

4  思考和建议 

牵头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是推动科技创新, 

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科技创新力的重要手段。随着中

国大洋钻探领域的研究能力的提高以及大洋钻探船

的投资建造, 深入参与并引领实施国际大洋钻探计

划已成为中国深海研究的重要方向及责任。为此,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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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高效顺畅的管理体系、确保充足的经费保障和人

才保障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4.1  构建大洋钻探高效顺畅的管理机制, 充
分调动国内科研单位和科学家的积极性 

借鉴和参考 IODP 改革后的管理体系, 组建由大

洋钻探理事会、科学咨询委员会、科学支撑办公室、

科学评估委员会、设施委员会、平台管理中心、岩

心研究中心等构成的管理体系(图 2), 以及由战略研

究中心、科学创新平台和钻探技术研发中心等构成

的科技创新体系。其中, 大洋钻探理事会由科技部牵

头, 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交部、

自然资源部、教育部、生态环境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海洋

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

机构组成 , 负责协调重大事项 , 确保该机制的顺利

运行。大洋钻探理事会下设办公室, 由中国大洋钻探

计划总牵头并负责理事会日常工作。科学咨询委员

会由国内海洋、地质、钻探等自然、社会科学研究

和工程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 负责制定大洋钻

探长期战略规划并提供咨询。科学支撑办公室负责

中国大洋钻探计划日常事务、数据库和网站维护、

组织召开年度会议等。科学评估委员会负责航次建

议书的评估与审定、钻探站位安全与环境影响评估

等工作。通过科学评估委员会评审的航次建议书将

交由设施委员会进行 终审定。设施委员会负责航

次建议书终审、大洋钻探船管理、制定年度航次计

划等工作。平台管理中心负责航次执行、大洋钻探

船的日常维护等工作。岩心研究中心依托大洋钻探

岩心库设立, 负责岩心保存、研究和共享工作。战略

研究中心负责跟踪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发达国家深海

钻探、深海科学等领域跟踪研究, 制定中国大洋钻探

计划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 同相关国家开展国际交流

合作, 支撑科学咨询委员会工作。科学创新平台汇聚

国内外知名学者和研究团体, 打造多学科交叉的海洋

科学与地球深部动力学研究创新集群。钻探技术研发

中心负责大洋钻探相关的技术与装备研发工作。 

 

图 2  我国大洋钻探计划运行管理体系和机制 

Fig. 2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Ocean drilling operation in China 

 

4.2  构建多方来源的经费保障机制, 确保

大洋钻探工作稳定开展 
大洋钻探船科学研究工作涉及钻探船运行与保

养、科学实验与测试分析、岩心的保存与研究等各

个方面 , 运行费用较其他科研工作更高 , 单个机构

或单位难以承担。由国家主导的经费资助机制保障

了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顺利实施 , 例如 , 美国大洋

钻探每年投入六千多万美元,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出资占 70%; 日本设立国家专项提供运行经费。为

保障在未来大洋钻探研究中实现主导, 我国亟需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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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企业共担的经费保障机

制 , 通过设立国家专项的形式 , 结合成员国的会费

和租赁费, 为大洋钻探工作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 

4.3  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为
牵头开展大洋钻探计划奠定合作基础 

大科学计划的全球性特点决定了开展大科学计

划需要多国科学家共同参与, 同时参与国际大科学

计划, 也是与该领域的国际一流科学家建立联系、学

习和交流的渠道。通过参与国际合作调查项目, 在学

习先进的技术方法的同时, 可以建立与各国科学家

的联系, 了解各国的海洋科学调查研究工作动态和

研究方向, 为下一步开展国际大科学计划奠定基础。

因此, 需要创新机制, 调动相关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支持科学家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国际调查合

作项目, 为今后开展由中国引领的国际大洋钻探及

大科学计划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和建立沟通渠道。

此外 , 应围绕我国建造的大洋钻探船 , 探索建立新

的更加高效灵活的国际大洋考察合作机制。新型合

作机制应面向全球大洋钻探需求和海洋科学发展需

求, 致力于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大洋钻探协同平台, 

为人类深入认知地球系统和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提供

有力保障。 

4.4  重视人才培养和科普能力建设, 提高

公众对大洋钻探计划的认知 

通过科研机构与高校联合培养、国际交流培训

等方式, 为实施中国引领的国际大洋钻探计划培养

人才。同时, 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号召跨学科、跨领

域的国内外学者加入, 运用学科交叉等途径切实解

决实际问题; 让国内外教育工作者知晓中国引领的

国际大洋钻探及大科学计划, 激发学生探索地球的

兴趣 , 提升大科学计划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 培养下

一代大科学家; 让社会公众了解中国引领的国际大

洋钻探及大科学计划 , 理解其目标和意义 , 使公众

真正关心的问题与需求得到响应, 提升公众对中国

引领的国际大洋钻探及大科学计划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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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5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IODP)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model, gaining 

recognition from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In recent years, with its involvement in IODP,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t has grown into an 

important player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As the new round of IODP under expiring, 

constrain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sluggish economy, IODP is now faced with multiple 

problem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funding support, expiration of drilling platforms and disagreements on the new 

operational plan. However, this also present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increas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is field. For this end, China should further examine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IODP, develop new operational and management models,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ientists as well as 

governmental and non-official institution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ODP led by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oce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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